
 

推动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价值
意义、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基于区域协调发展的视角

杨小勇， 刘  群
（同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092）

摘   要：放眼全球，在互联网变革、数字技术升级和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数字经济应运而生。这一全

新的经济形态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成为改变世界、促进创新、支撑发展的新引擎。

我国准确把握数字经济趋向，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而我国区域间数字经济发展仍存在较

大差距，我国西部地区的落差表现得尤为明显。数字经济给西部地区发展带来全新技术资源、产业动能

和劳动机遇，为西部经济提供了新的增长点。然而，西部数字经济在发展的距离、区位、要素等各方面与

东部均存在较大差异，且数字经济发展催生出产业分化、行政壁垒、投资风险、分配不均等挑战，使西部

数字经济发展面临困境。对此，西部地区应通过深化产业转型、推动资源流动、规范资金投入、优化分配

政策来促进西部数字经济跨越式发展，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西部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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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进入数字时代，一切事物都与大数据、算法、平台、人工智能等息息相关，都与数字经济联

系密切。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在“十五五”关键时期，要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深入推进

数字中国建设”①
。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形态，成为左右

国家及地区经济的关键要素。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

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②
数字经济通过数字技术革新了劳动资料，从而对生产力发展

和社会关系变化带来深刻影响。“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

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③
近年

来，在世界信息化、数字化历史机遇下，我国准确把握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洞察数字经济发

展趋势和规律，使数字经济在我国发展动能更加强劲，数字技术创新取得新的突破并与实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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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融合程度加深，数字化改造、网络化升级、智能化转变加倍提速，数据产业逐步发展壮大，全

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正在加快构建，使我国数字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规模稳居世界第二。在

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产业”“深化东中西

部科技创新合作”①
，明确了促进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新一轮世界范围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的历史大背景下，数字技术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得以充分显现，数字产业对于

生产水平的提升作用得以充分体现，数字经济对于世界经济的促进作用得以充分彰显。然而，

数字经济的发展程度会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实境遇及实践条件各不相同而存在差异性，

进而也使得各地数字经济在发展领域、方向选择、政策指引、实施方略等方面大不相同。面对

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西部地区作为我国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关键区域，必然需要以科技创新和产

业创新为契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来实现西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而要实现西部地区数字经

济的快速发展，必须明确西部既具备其他区域发展数字经济的普遍特征，又蕴含着西部所特有

的数字经济发展情境。通过推动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来带动西部各产业换挡升级、促进西部

各行业提质增效、保障西部各职业增收增益，为建设西部现代产业体系、打通西部国内循环和

拓展国际循环双通道、保障西部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这些既是西部地区实现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我国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有利于推进

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形成，推进西部地区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近年来，学界对于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有学者也提出了一些代表

性观点。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主要从战略布局、现存挑战、有力举措等层面展开。首先，有学

者从构建新发展格局
②

和现代化经济体系
③

角度提出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发展能使谋划与变化充

分契合；其次，有学者分析了数字经济带来传统经济学原理悖论
④

、数据垄断
⑤

等风险挑战；最

后，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应打造现代化数字产业体系
⑥

，推动其与实体经济融合
⑦

来促进我国数字

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西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主要从实现潜力、现实差距、政策指引等层面展开。首先，一些

学者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为西部提供了新发展机遇
⑧

，为西部带来较为显著的增长

效应
⑨

，技术创新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驱动了西部数字经济
⑩

，能重塑西部比较优势
⑪

；其次，

有学者指出我国东部地区在数字化普及率
⑫

、数字政策重视程度
⑬

等方面均高于西部，且数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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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对西部促进作用较弱
①

；最后，还有学者提出加强“东数西算”协作缩小区域发展不平衡
②

，尊

重地区间资源禀赋差异，推进区域互补发展
③

，积极培养西部产业造血能力，打造区域互济新

格局
④

，以数字经济匹配机制和创新激励实现不同区域平衡发展
⑤

。

现有研究对我国数字经济整体发展情况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特征进行了宏观分析，

而对于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仍需进一步深化的内容包括：（1）现有研究认为数字经济对西

部地区的发展有一定益处，存在发展空间，而数字经济的出现和拓展对于西部地区而言，对促

进西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究竟具有哪些较为直观的价值意义？（2）现有研究虽指出了东西部

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但并未从数字经济的实现差异上作具体分析，如何从东西部之间现实

条件差异上对数字经济的发展做进一步比较和说明？（3）数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方式

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与其他地区相比又较为缓慢，正因如

此，数字经济助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诱发了哪些现实挑战值得我们重点关注？且西部

地区面对这些挑战，应如何破解才能促使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从而保障西部经济长期

稳定的增长态势？针对这些问题，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理论，以西部

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视角对推动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价值

意义、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进行了探讨。

二、  西部地区发展数字经济的价值意义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其中最为关键的便是“加快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⑥
，通过“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⑦

。数字经济的出现为西

部地区带来新的数字科学技术，数字化与产业融合能促进西部地区传统产业重新焕发生机，西

部地区劳动者也在智能化背景下更易获取新的知识技能，并为其带来新兴职业岗位。数字经济

使发展方式“不断地变成社会结合的、用科学处理的生产过程”⑧
，能为西部经济提供全新增长

点，为助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数字经济能够为西部发展提供技术新资源

关键科学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数字经济作

为在数字技术发展和应用下产生的新型经济形态，正在引起世界经济发生深刻变化。马克思曾

明确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⑨“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⑩
。

毛泽东指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就无法提高。”⑪
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⑫

数字经济的出现推动了生产力的革新和进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牵住数字关键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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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①
。“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

动资料。”②
而其中又首先以生产资料中生产工具的变化为开端，“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

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
③

正是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

智能、区块链、移动互联网等新兴数字技术资源的助推下使西部地区的劳动资料实现了智能

化，“获得了最发达的形态”④
，使生产工具具备了强大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以自然力来代

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⑤
，实现数字技术对传统劳动的深度

赋能。数字化程度的不断提升还使劳动资料实现灵活化，突破了过去西部地区受地理空间限制

的难题，数字技术能够跨区域和平台实现对西部的协同创新和资源配置，“帮助市场主体重构

组织模式”⑥
，使西部特色产品和服务有更多机会参与到全国甚至世界竞争，降低了西部地区的

交易成本，扩大了国内国际消费需求，更为有效地“畅通国内外经济循环”⑦
。同时，数字技术使

劳动对象数据化，西部地区能够在新形势下利用数据这一关键生产要素，使其与西部地区的劳

动力、土地、资源等传统要素有机结合，提高西部地区整体要素使用效率，充分发挥数据所带

来的巨大规模经济效益，且数据具备不遵循边际效应递减规律优势，使数据这一核心劳动对象

实现对西部经济的有效驱动。数字经济为西部地区运用新的数字技术实现劳动资料更新和劳

动对象升级提供了条件，使西部地区生产效率得以快速提升。

（二）数字经济能够为西部发展提供产业新动能

数字经济作为新一代科技革命的产物，推动了产业的优化升级和融合变革。“手推磨产生

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⑧
，信息化时代则形成了智能化社会。

科学技术的发展“本身又和物质生产的发展相适应”⑨
，使数字经济以智能化方式改变了西部地

区的产业结构。有了数字技术创新的支持，西部地区能够通过其他区域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断汲

取新理念、新技能和新业态，用于促进开辟西部地区数字产业化新路。同时，“一个工业部门生

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
⑩

数字经济并不独立于传统产业，更在于与

传统产业融合实现产业数字化。西部地区能够利用数字经济不断提升全产业链效率的优势实

现西部产业顺利转型升级，通过引入新技术、新流程和新模式使数字经济对西部地区三次产业

进行改造，将“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⑪
，依靠创新和技术进步驱动西部地区实现产

业升级，变革西部地区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使其在业务模式重塑、价值链优化、生产系统智

能化等战略层面的深度融合，加快西部地区新旧动能转换，为西部地区传统产业带来智能化、

网络化、服务化转型，还有利于西部地区因地制宜，根据本地区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

件等选择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催生出新的技术应用和服务，引导西部地区产业朝着可持

续方向发展。此外，通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促进区域协同发展，使西部地区在市场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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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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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4页。



找到更有利于本地区发展的优势产业，打造西部地区新兴支柱产业，提升西部地区的创新产业

级别，摆脱低层次产业瓶颈，优化西部地区产业技术分工布局，提升西部地区的整体生产精准

度和自动化水平。

（三）数字经济能够为西部发展提供劳动新机遇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作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衍生出一系列就业形态，带来新

的劳动发展空间。马克思曾指出：“科学就是靠这些发明来驱使自然力为劳动服务，劳动的社会

性质或协作性质也由于这些发明而得以发展。”①
数字经济使新业态从无到有，“生产劳动和它

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②
，使传统产业推陈出新，“引起其他劳动部门就业

的增加”③
，为劳动领域带来新机遇。数智技术的日新月异能为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带来全新

技能岗位需求，西部地区就业需求从“数量”向“技能”的转变催生出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应用、远

程技术支持等新职业岗位，“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④
，

促使西部地区劳动者在无形中不断提升技能进行动态学习，从而增强了西部地区劳动者数字

素养及人机协作能力，还能辅助增加西部地区高素质高技能人才数量。同时，数字经济还打破

了时空的界限，依靠数字化平台催生出远程办公、灵活就业、平台用工等新模式。正如马克思

指出：“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⑤
西

部地区一大批新生代劳动者投身于网络店铺、带货直播、跨境电商等现代服务新业态，使西部

地区数字技能劳动者数量飞速增长。西部地区通过经济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带动西部地区的就

业和创业，还能为西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力。

三、  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

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西部地区数字经济

发展与东部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异，另一方面是西部地区在发展数字经济过程中面临不少现

实挑战。

（一）西部地区发展数字经济与东部地区的现实差异

数字经济作为经济领域创新性强、渗透性高、覆盖面广的最活跃经济形态，已成为影响不

同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然而，数字经济在我国东西部间因发展距离、发展区位、发展

要素等各方面的差异致使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存在不少问题。

1.发展距离。第一，西部在发展数字经济的起点上就与东部差距明显。东部地区经济相对

发达，数字经济发展速度更快。东部地区发展数字经济起步较早，数字基础设施完善，技术应

用和创新水平较高，数字经济的相关核心产业聚集较快，数字产业附加值明显更强，先天具备

发展数字经济的良好基础，国家政策导向促使东部地区实现数字经济优先发展，聚焦数字创新

及市场拓展，这些都为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和率先实现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提供了强

大的支撑。而西部地区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较东部地区依然偏低，党和国家虽接续实施西部

大开发战略，对提振西部经济提供了政策支持，但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基础和产业结构均

落后于东部，西部地区数字技术应用滞后、数字产业基础薄弱，传统产业占比高而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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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不足，仍更多依赖于基础设施投入，在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空间较大，与东部地区相比

数字经济差距依然明显。以数字技术为例，东西

部间就存在较大差距。截至2024年底，国家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已完成302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

务的备案，其中2024年新增238款备案（见图1），

我国数字技术创新再上新台阶，而这当中东部

地区就占了9省，西部地区则仅有6省，且在备案

数量上也明显是东多西少。

第二，西部地区发展数字经济仍需经历较

为漫长的过程。从整体来看，我国数字经济规模

由2012年的11.2万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53.9万亿

元，共扩大了3.8倍。
①

全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

加值占GDP比重，从2020年的7.8%提升至2024年

的10.4%②
，增加了2.6个百分点，标志着我国数字

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阶段。然而，在为数字经济

保驾护航的电信业务领域，对比东西部地区的

电信业务总量，东部地区的绝对数几乎为西部

地区的2倍，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慢

于东部地区，且东西部地区之间的电信业务总量差距仍在不断扩大（见表1）。

与此同时，电子商务作为数字经济的基础商业形态，较为完整地覆盖了数字交易全流程。

电子商务通过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推动产业升级，提升了经济运行效率，充分展现

出数字经济推动经济转型的巨大力量。经过近几年的发展，电子商务已成为数字经济中规模最

大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东西部地区在电子商务的交易活动中能够较好反映出地区数字经济的

发展程度。2023年我国各省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企业数过万的省份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7个

西部地区省份排在全国后十位。且企业在销售额上，西部地区总体偏低，在全国排名后十位中

有7个省份在西部地区，这些西部省份的销售额还不到全国排名前三位的一半（见表2）。

早在1996年，美国经济学家Tapscott Don首次提出“数字经济”一词
③

，指出数字经济是在信

息通信技术（ICT）兴起背景下形成的一种新的经济关系，强调信息与通信技术基础设施支持

下的各类电子商务模式的重要性。未来，如何逐步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数字经济发展差距是重

要任务，尤其因西部地区基础设施不完善、协同机制不健全，使在处理数字经济规模协调、发

展水平趋近等方面的问题时面临全新挑战。

2.发展区位。首先，西部地区受区位环境制约，多山地、高原和沙漠等复杂地形，开发难度

大、成本高，而东部地区以平原地形为主，更有利于开发，这在地理环境上限制了西部地区发

展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和产业布局。其次，西部地区地理空间条件还引发东西部地区的交通条件

存在差异，东部地区的海运、铁路、公路网络密集，无形中降低了物流成本，西部地区的交通网

络密度仅为东部地区的1/5，一些偏远地区对外联系不方便，这大大降低了数据传输效率。最

 

表 1    2020—2023年我国电信业务总量

年份
绝对数（亿元） 占全国比重（%）

东部 西部 东部 西部

2020 58 406.1 40 833.6 42.7 29.9

2021 8 100.9 4 483.5 47.1 26.1

2022 8 307.5 4 498.7 47.5 25.7

2023 8 744.0 4 640.6 47.6 25.3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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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截至2024年底各地区（部门）生成式

人工智能服务备案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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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西部地区气候干旱少雨，导致农业现代化水平低，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少，缺少发展人才，东

部地区气候温和，为数字化应用提供了广阔推广空间和人力资源支持。由此可以看出，东西部

地区之间在发展数字经济的区位差距上呈现出地理位置的东优西劣、交通网络的东多西少、气

候环境的东湿西旱、人口分布的东密西疏，东西部区位的这些表现符合我国一条重要的地理分

界线——“胡焕庸线”。在这条线两侧形成了我国东西部地区间数字经济发展的天然分界，以北

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例，2020年我国各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布

（见图2）最新数据显示，东部地区省份数字经济活跃，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明显比西部地区更

高，而指数在西藏之后的省份大多为西部地区省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明显较低，基本符

合这条分界线的发展水平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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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20年我国各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布

数据来源：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同时，依据工信部所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报告（2024）》，我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

共分为三个梯队
①

，数字经济交易仍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的沿海城市，且仅排在前5的北京、广

东、上海、江苏、浙江的交易量占了全国七成，同样基本遵循这条分界线的区位差异，在线两侧

的省份数字经济都在快速增长，但东南侧发展明显快于西北侧。

3.发展要素。第一，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数据，被称为是“数字经济的石

油”。数据是各类数字经济活动的核心支撑，涵盖原始数据、处理后数据及大数据资源，它能通

过分析应用推动决策优化和产业升级。东部地区数据资源较为集中，拥有完善的产业体系和应

 

表 2    2023年我国各省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企业数及销售额

地区
企业数
（个）

销售额
（亿元）

地区
企业数
（个）

销售额
（亿元）

地区
企业数
（个）

销售额
（亿元）

地区
企业数
（个）

销售额
（亿元）

全国 203 411 363 802.1 黑龙江 1 257 1 469.7 河南 6 438 9 813.3 贵州 2 521 1 321.5

北京 10 415 42 301.7 上海 7 661 47 257.7 湖北 8 971 10 550.6 云南 3 450 1 063.8

天津 2 553 8 267.5 江苏 20 931 28 716.5 湖南 7 742 6 322.3 西藏 222 98.5

河北 3 955 3 920.8 浙江 19 299 23 463.9 广东 28 076 53 154.0 陕西 4 093 2 906.5

山西 2 337 6 351.2 安徽 7 565 10 202.2 广西 3 447 4 022.6 甘肃 1 317 1 039.6

内蒙古 1 386 5 316.7 福建 8 857 12 541.3 海南 950 636.0 青海 368 353.3

辽宁 2 730 7 841.3 江西 6 790 5 007.8 重庆 4 790 4 917.8 宁夏 544 751.0

吉林 964 1 250.9 山东 22 920 33 152.4 四川 9 046 5 846.1 新疆 1816 3 372.3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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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其中：第一梯队包括北京、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山东、天津、福建、湖北和四川；第二梯队包括重庆、河南、河北、安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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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场景，而西部地区数据资源分散、产业基础薄

弱。数据在井喷式增长的同时对数据分析能力

提出更高要求，各个行业企业正是在大数据背

景下开始对数据进行采集、存储、管理并将其应

用于企业实际生产领域各环节。例如，亚马逊利

用用户行为数据有针对性地进行个性化推荐，

提高转化率和客单价格；滴滴利用海量出行数据进行实时调度，缓解打车难。截至2025年8月，

我国数据产业规模超过5.8万亿元，东西部地区在数据产业上呈现差异分布格局（见表3），东部

地区拥有较好数据技术供应条件、丰富的用数市场、健全的数据产业链上下游，能引领产业规

模化发展，推动各行业智能化转型和模式变革，其占比近七成。西部地区不论是在数字技术创

新水平还是数据应用方面都滞后东部地区，其转化经济效益能力较弱，数据产业规模较小。

第二，数字人才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区域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不仅直接影

响区域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还通过技术扩散、产业升级等方式，影响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和

资源配置。一个地区要实现数字经济的长久发展，必然需要数字人才为其提供强劲支撑。而数

字人才的数量、质量及培育关系到数字经济的发展程度。以数字经济专业为例，2025年全国共

有15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本科专业
①

，从排名前30的A+至A等级高校来看，东部地区高校有

19所，西部地区仅有2所，且东部地区“双一流”高校更是占比近六成，而西部地区仅1所。东部地

区的数字人才数量和质量均高于西部地区，此外，东部地区还通过专项政策支持数字人才培

养，西部地区政策力度弱，在产学研用协同发展方面均远不如东部地区。数字人才的缺失制约

了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西部地区数字职业岗位需求和吸引力都小于东部地区。依据智联招聘与北大汇丰商

学院联合发布的《中国数字劳动力供需演变研究报告》，2022年1月至7月，西部地区数字职业招

聘量在当地占比为10.7%，东部为14.2%，其中，北京数字职业渗透率居全国首位，占比为18.3%，

紧随其后的为上海、广东、福建、浙江、江苏
②

。东部地区凭借数字经济基础设施、良好科技研发

环境等优势集聚了全国七成的数字人才。例如，2024年苏州工业互联网人才增速达37%。而西

部地区因缺乏配套科创基金、技术交流平台，西部三年内初创企业存活率不足35%，人才回流

率不到20%③
，因生态短板西部地区陷入“引才难、留才难”双重困境，导致西部与东部地区分化

加剧，数字化转型步伐缓慢。

（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

“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④
在国

家总体统筹布局的指引下，我国不同地区立足本地区优势和特点，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数字经济

发展模式，培育建设起不同区域的支柱型、特色型数字产业集群，我国数字经济在区域一体化

背景下取得显著成就。马克思指出：“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

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
⑤

必须清醒地看到，数字经济发展变化速度日新月异，数字中国建设仍

面临区域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完善的风险和困难，数字经济在我国西部地区的发展面临不

 

表 3    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及占比情况

项目
地区

东部 西部

数据产业规模（亿元） 40 819 7 699
数据产业规模占比（%） 69.7 13.1

　　数据来源：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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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现实挑战。

1.带来区域间生产水平分化。马克思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

量。”①
财富多少衡量标准已更多“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②

，科学技术加速创新演进

并融入经济发展全过程，“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

谓职能”③
，促使数字经济出现在信息社会并占据主导地位，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而数

字经济的发展基础、产业结构存在差异，导致数字经济发展质量不同，带来东西数字生产水平

的分化，尤其在西部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首先，基础设施和技术应用水平分化。完善的数字

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得以发展的基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设和运营国家数据基础

设施”④
。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已进入更新换代或优化升级阶段，而西部地区路

网、电网、移动通信网等数字基础设施较东部完善度不足甚至还存在空白，高速网络、大数据

中心数均少于东部地区，作为最大“命门”的互联网、通信网络覆盖率偏低且技术不成熟
⑤

，致使

西部无法满足其海量数据的传输、存储和处理需求。其次，产业结构和创新转化能力分化。党

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⑥
，产业结构的高低决定了数字

经济的发展水平。“生产力要以自然力服从于社会智力为前提”⑦
，西部地区仍以资源型产业和

传统农业为主，传统产业占比高而新兴产业培育不足，在产业链完整度和创新要素集聚度方面

均落后于东部，无法快速转型发展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信息技术等产业，目前大多数仍

以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为主，然而却时常因产业链、供应链衔接错位，导致部分行业产能

过剩。西部地区虽在近几年建立数字中心，但面临转型成本高、技术适配难等问题，使数字产

业转型附加值和效率提升滞后，难以形成有竞争力的平台经济，面临被进一步边缘化的风险，

使西部地区在发展模式和路径选择上受限。例如，西部地区因缺乏头部企业带动，导致数字贸

易、跨境电商等发展滞后，形成“东主西跟”的被动格局。

2.形成区域间虚拟行政壁垒。数字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区域一体化的实现，传统区域行政垄

断正被逐渐瓦解，但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一体化机制仍不健全。习近平指出：“我国数字经济大

而不强、快而不优。”⑧
其中重要原因便是由于在市场化发展进程中无形中形成了一些不协调、

碎片化的制度规则，在部分地方还存在行政干预的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在地方积极推动数字

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带来一些过度竞争和地方保护现象；在数字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培育新

动能流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程度的“内卷式”竞争。东西部地区间所存在的分割保护和行政壁

垒，都会严重影响区域市场化程度和资源要素配置效率。首先，形成数字市场壁垒。西部地区

发展数字经济起步晚，西部企业无法瞄准发展先机，且缺乏地方政府提供的数字经济专项资金

等多元支持。在市场层面不论是东西部地区间还是西部地区内部，地方政府有权通过特殊行政

审批、检验检疫标准等方式为本地数字企业提供支持，有时政府与企业还形成利益联盟，通过

特殊关系为本地数字企业获取更多资源和市场机会，提供各种便利条件，而对外地数字企业则

通过行政命令或隐性规定，限制本地单位与外地数字企业合作，或要求优先采购本地产品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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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为外地数字企业设置市场准入障碍，且往往难以通过正常渠道申诉。其次，形成要素配置

壁垒。西部地区属于数字经济发展的低谷，与东部地区引领数字经济发展前沿的地位无法比

拟，因此在要素配置上东部地区本就具有先天优势，而且东西部地区间和西部地区内部的地方

政府都能够通过行政手段干预技术、劳动力、资本等各类数字经济生产要素价格，为本地企业

提供优惠条件，使其获得竞争优势，一些地方政府会以低于市场价格的标准向本地企业提供土

地和融资支持，而对外地企业则采取较高标准。最后，一些东部平台企业因拥有高数智技术控

制权，西部企业无法在技术上与其竞争，这使东部平台企业很可能会利用市场和技术优势，以

算法偏见、算法垄断等方式通过数据垄断形成“虹吸效应”，限制或束缚西部企业的发展，加剧

了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

3.诱发区域间泡沫投资风险。数字经济扩大了西部地区的投资规模，加快了西部地区资金

的流动，推动了西部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在促进西部数字经济繁荣的同时还带来潜在的投资风

险。习近平强调：“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要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①
只要在经济领域投资，必然具有不同程度的风险，且数字经

济发展相比传统经济发展不确定性更强、风险更大。西部地区数字经济投资存在潜在风险，这

些风险一旦出现，将给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冲击。第一，可能诱发资源错配风险。

西部地区部分企业盲目追逐数字经济投资热点会造成过度投资概念性项目，使企业无法真正

实现产业优化升级。同时，数字经济在西部地区的发展相对滞后，存在投资信息差，西部地区

在前期投资的数字基础设施需进行不定期升级和维护，设备和技术更新迟滞会导致投资贬值，

使西部地区在数字技术关键应用上落后于东部地区，加剧了资源的错配风险。西部地区在发展

数字经济的体制机制和法规政策较东部不健全，政策的不确定性也会影响数字投资收益，造成

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第二，可能诱发金融市场风险。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未开发领域，

可投资空间巨大，若政策过度宽松或监管滞后，则势必导致资本无序扩张。“资本的合乎目的的

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变大或增大”②
，数字经济与虚拟资本相结合，在金融市场

中将形成数字虚拟资本，为追求高额利润会使其主动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高估值行业流动，

促使西部地区出现流动性风险，资本过度集中于头部企业或领域的投机行为极易引发连锁反

应，致使西部地区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而影响西部地区实体经济的稳定发展。

4.影响区域间收入分配公平。马克思曾提出：“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

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③
正是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形成了全新生产关

系，对劳动者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也对劳动者收入分配公平带来影响。数字经济在西部地区的

发展虽增加了西部就业机会、提升了西部人力资本，但数字技术进步使西部出现数字鸿沟和平

台资本剥削，而分配所具有的“偶然性和任意性发挥着自己的杂乱无章的作用”④
，使西部地区

劳动者收入差距扩大。首先，数字鸿沟影响收入分配公平。对比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较早，

数字化岗位数量和质量均占比高，西部地区劳动者数字技能较弱且储备不足，数字化转型速度

慢，极易被人工智能这一“工人本身的竞争者”⑤
所取代，面临更高失业风险，拉大了收入分配差

距。同时，社会越来越需要的是“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⑥
，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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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技能培训和在线教育资源获取上均落后于东部地区，东西部在教育的条件、理念和体系

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距，西部地区数字技能培训资源相对匮乏，难以紧跟数字化就业要求，引

发收入分配差距。此外，西部地区的数字政府服务水平偏低，在电子政务、社会保障等公共服

务方面的普及率远不如东部地区，影响各项政策更好、更快、更便捷地惠及全体人民。其次，平

台资本影响收入分配公平。数字平台的出现使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失衡，正如马克思指出：“可

见，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①

平台经济通过数据资本化和垄断扩张，促使财富都聚集于平台资本，“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

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②
，造成资本集约化和劳动碎片化的分配失衡。西

部地区劳动者收入水平原本就低于东部地区，平台资本的肆意扩张更削弱了西部地区所具备

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而增加了西部地区劳动者收入的不确定性，使西部地区劳动者收入增长滞

缓甚至降低。不仅如此，平台资本扩大了东西部地区在资源分布和产业结构上的差距，东部地

区劳动者在良好的数字经济基础和活跃的金融资本条件下能通过弹性工作获取更高收入，西

部地区则由于数字产业转型较慢及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而使劳动者收入不稳定且缺少相应的保障。

四、  促进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实现路径

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下，数字经济正左右世界经济发展动向，影响世界格局发展走向，决定

世界进步发展方向。习近平指出：“数字经济事关国家发展大局。我们要结合我国发展需要和可

能，做好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建设。”③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优

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④
。西部地区作为我国占地面积最大区域，“在全国改革发

展稳定大局中举足轻重”⑤
。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程度不仅决定了西部能否抓住新一轮数

字技术机遇实现西部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关乎我国能否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统筹实现区域一体

化发展目标。马克思曾指出：“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且“协作可以与生产规模相比相

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⑥
。因而，应坚持系统观念，“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促进区域联动发展”⑦

，

健全区域间统筹规划发展机制。同时，西部地区应结合自身资源禀赋，抓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的机遇”⑧
，探索符合西部地区实际并适应整体发展需要的差异化创新发展路径，用好

数字经济在西部地区打造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来“加快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推动”⑨
，这对于优

化我国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

此，促进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可通过深化产业转型、推动资源流动、规范资金投入、优化分

配政策来实现西部地区跨越式发展，这有利于更加“扎实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⑩
。

（一）深化西部数字产业转型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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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①
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需要通过多维产业转

型实现突破。

其一，强化基础设施。要“加强基础设施统筹规划，优化布局结构，促进集成融合”②
，加快补

齐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短板弱项。有了良好的数字基础设施，西部地区才能更好发展新兴产业、

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因而，必须首先增加“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③
建设投入，

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布局，推进信息通信网络、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新型基

础设施的战略建设布局，深化西部与其他地区的基础领域协作，强化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水平，“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④
。例如，“东数西算”作为国家重大生

产力布局的战略工程，在西部地区布局数据中心、算力网络等基础设施，形成面向全国的算力

保障基地，在规模、技术等方面推动西部地区实现新发展新变化。未来，应按照《数字中国建设

整体布局规划》，不断夯实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两大基础，建设数字西部。

其二，升级传统产业。习近平指出：西部地区“要立足功能定位和产业基础，做强做大特色

优势产业，着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⑤
为加快西部产业发展变革，统

筹规划“布局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产业科技创新高地”⑥
，建立起区域间紧密联系的创新关

系，打造出区域间密切连接的创新链条，建设成区域间优势互补的创新城市，使西部有效利用

前沿信息技术进行生产和服务。应“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发挥数字

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⑦
。必须改变西部数字经济跨区域产业协同水平较低

现状，应强化西部与其他地区共建产业协同互助机制，创新完善跨区产业转移建设运营模式，

鼓励转出地和承接地进行合作共建。加强对西部地区地方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宏观分类指

导，优化创新资源区域配置，通过“加快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⑧
健全西部传统产业升级体制

机制，从而加快推进西部农业、工业、服务业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以智能制造加快西部传统

产业升级换代，“以‘鼎新’带动‘革故’，以增量带动存量”⑨
，促进西部地区各类型产业迭代升级

和提质增效，有效推动“核心技术成果转化”⑩
并及时与西部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壮大西部地区

特色优势产业。

其三，促进数实融合。西部地区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还应“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

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⑪
。西部应抓住战略机遇，通过数智技术、绿色技术等加快西部地区产业

化应用，尽可能使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覆盖西部产业，推动人工智能为西部地区各行业赋

能。在国家培育产业集群、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带动下，西部地区有机

会围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通过政策扶持和技术突破构建关联产业链，与其他地区企业开展有

效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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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进西部地区数字资源流动

西部地区发展数字经济必须打破地区分割保护和虚拟行政壁垒，“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

国内国际双循环”①
才能减轻其对西部资源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

其一，统一市场准入。“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②
，推进在各地区之间

及西部地区内部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制度规则，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突破

地区封锁，消除歧视性、隐蔽性的数字地方保护和虚拟区域市场壁垒，打破各地小循环，畅通

国内大循环，以区域市场一体化为引领，“加快形成强大国内经济循环体系”③
，通过不断完善准

入制度、整治不良竞争、“营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④
数字环境，为西部企业参与全国数字

经济市场竞争提供更大发展活力和动能。同时西部应“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开展跨国互

联互通”  ⑤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⑥
以新疆为例，可借助其

地理位置优势，将其打造成为我国联通中亚直至欧洲大陆的数字贸易新窗口，建设成为“丝路

电商”合作先行区，以此来不断扩大我国数字贸易投资合作“朋友圈”，提升数字贸易投资自由

化、便利化和保护水平，有效推进区域和双边数字贸易投资协定工作，统筹做好开放和安全，

逐步建成我国西部对外开放的新“深圳”。西部地区应以数字经济为机遇“优化区域开放布局，

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⑦
，实施用好《区域全面经济货币关系协定》，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中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完善西部地区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布局，提

升西部互联互通水平和重要通道支撑保障能力，通过“创新发展数字贸易”⑧
有序扩大西部地区

数字领域对外开放，发展数字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从而使西部“深度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⑨
，

不断提升西部整体对外开放水平，在西部地区建设“二十一世纪数字丝绸之路”⑩
。

其二，加快要素流动。要素资源市场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唯有建设统一的

要素资源市场，才能畅通西部地区的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渠道，促进各类要素资源融入西部经

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提升西部全要素生产率。必须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消除制约西部发展的要

素区域壁垒，扩大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范围，完善数据、技术等新型要素市场产权和交易规

则。通过加强西部与其他地区跨区域创新规划、政策协同，“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

济”⑪
，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基础资源和创新引擎作用，“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建设开放共享

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通过强化数据要素“高效、便利、安全”

跨区跨境向西部地区的流动来“共同完善数据治理规则”，搭建基础条件共享平台，“促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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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①
，构建跨区域的产学研协同载体。除数据要素外，还要加快推动各类要素在西部自主有

序合理流动和高效聚集。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促进技术要素市场有序发展，健全协同

创新机制，完善区域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体系，推动科技成果有序扩散，鼓励不同区域科技信息

向西部地区流动，打造区域科技创新共同体。优化区域人口流动机制，规范劳动力、人才跨区

域流动秩序，加快完善人才区域流动制度，加强人才在不同区域间流动竞争的监管，减少西部

地区人才流失。促进西部与其他地区和西部地区内部的人才协调发展，深化区域人才协作，防

止人才过度流向东部地区，防止中心城市的人才“虹吸效应”。西部地区应用好本地区禀赋优

势，增加西部地区对人才的吸引力，抓住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利用数智技术，通过加快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提升产业发展层次来提高对各类型人才的承载能力。推动各类资源要素

向西部流动，能从更大范围获取吸收发展数字经济的资源，更好发挥市场有效配置要素资源、

驱动价值创造的作用，促进西部数字经济高效发展。

其三，均衡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反映了一个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要通

过发展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养老等手段来健全西部基本公共服务数字化模块，“深入推进

信息惠民”②
，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服务在供给、分布、可及性等不平衡不充分的

问题，不断提升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和经

办管理服务”③
，加快构建西部与其他地区融合联通发展新模式，统筹跨区域异地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机制，健全区域利益补偿机制。推动建立跨区域合作的收益共享成本共担机制，通过大

力普及各类信息化服务来缩小数字鸿沟，“在互联网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④
，形成完整覆盖

政务、医疗、教育、就业等公共服务的一体化体系，推进西部基本公共服务科学布局、均衡配置

和优化整合，推动更多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边远地区和生活困难群众倾斜，为西部人民群

众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务”⑤
，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健全西部数据基础支

撑，加强新技术应用，与时俱进推动人工智能在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各个领域加快普及、深

度融合。同时，合理提高财政支出占比，构建多元供给格局，加大西部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力度，

助力西部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三）规范西部数字金融发展

习近平指出，要规范数字经济发展，“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依法查处垄断和不正

当竞争行为”⑥
。西部地区数字经济投资交易除面临传统风险外，还与虚拟金融市场联系紧密，

西部必须重视并加以应对。

其一，建立信息平台。针对数字投资信息不对称，可建立跨区域信息共享平台，整合政府、

企业、金融机构等多维数据，加强西部与其他地区政策协同和信息共享，健全区域创新发展监

测评价体系，优化科技创新资源区域配置，通过大数据模型分析研判，提升投资信用评估率，

避免“内卷式”竞争和同质化发展。同时，依托国家数字经济试验区建设，推动跨区域数字金融

合作，共享数字化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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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增强风险管控。习近平强调：“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①
而“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②
，数字经济在驱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各种网络乱

象对市场秩序、社会信任和发展活力构成全新挑战，为保证数字金融安全规范，应通过强化西

部数据和网络安全防护来提升整体数字金融监管水平，降低区域投资技术风险，必须深化网络

空间安全综合治理，为西部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同时还应完善西部地区数字领域相关

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来“加强人工智能治理”③
，坚持促进创新与依法并

重，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提高西部地区对数字治理的敏捷性、适应性、预

见性，在安全合规前提下为数字技术留足发展创新空间，不断释放活力，建立健全西部地区数

字经济风险防范机制，建立区域间全流程的风险防控体系，提高新兴数字领域安全水平，从而

为数字金融创新提供安全保障。

其三，提供方向指引。“金融机构要加快数字化转型，提高金融服务便利性和竞争力”④
，通

过建立“一把手”负责制和统筹协调机制，强化数字技术支撑，为尽可能降低数字资源错配风

险，应加强对地方投资和融资于科技创新和科技产业发展的宏观指导。西部地区应大力发展科

技金融，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引导更多资金精准赋能西部的科技创新和实

体经济；合理发展科技创业投资，在西部建立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投入和风险分担机制，鼓励

各类经营主体和社会资本投资，降低西部科技产业投资回报不确定性；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

制，为西部地区科技创新提供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金融服务；西部应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

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有组织复制推广好经验好做法，降低发展路径选

择不确定性和全社会成本，更好为西部企业和金融机构战略转型提供发展方向指引，推进数字

技术在科技、绿色、普惠、养老等金融领域开展数字化服务创新，提升西部地区金融服务质效，

形成布局合理、协调联动、作用凸显的西部发展新格局。

（四）优化西部数字分配政策

习近平指出：“要保护平台从业人员和消费者合法权益。”⑤
西部地区受限于数字鸿沟、产业

结构单一及技能短板，劳动者在数字收入获取上差异显著，且增长动能不足，应当引起重视。

其一，提升数字技能。“消除不同收入人群、不同地区间的数字鸿沟，努力实现优质文化教

育资源均等化”⑥
，构建分层分类培训体系，“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

务”⑦
。完善西部地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协同工作机制，以数字科技创新的最新需求为目

标导向，通过整合全国职业院校资源，为西部劳动者开设“数字认知素质+专业数字技能”课程，

重点强化数据分析、电商运营、直播带货、远程协作等高需求实操技能。同时与优势企业进行

结对帮扶，鼓励各地企业通过远程实训、项目制合作等方式，将数字技能培训与就业机会直接

对接，实现培训即就业，缩小西部与其他地区数字能力鸿沟，促进西部数字分配公平。

其二，完善保障制度。推动数字平台对平台劳动者建立算法透明评估机制，公开数字收入

分配逻辑，避免算法歧视导致收入分配不均。将协商机制嵌入平台，推动西部平台企业劳动者

代表参与工资协商，通过数据化手段实时监测工时与收入底线，确保收入分配规则兼顾不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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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发展差异。同时明确劳动者对数据生产要素的产权归属，建立数据贡献与收入分配关联机制，

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劳动者对自身数据贡献的量化评估，在数据要素参与价值分配时兼顾公平。

其三，推进优势互补。通过其他地区产业转移带动西部地区数字化就业，在西部地区的农

业、文旅等传统产业领域建设“数字+产业”融合平台，孵化西部特色数字产业，建设西部地区优

势数字产业集群；提升西部品牌知名度，推广西部地区代表性产品和服务；打造西部贸易内陆

港，拓宽西部地区对外流通交易通道。通过多种形式将西部本地资源转化为数字收入来源，增

加西部地区劳动者收入。在西部中心城市布局数据标注、内容审核等数字产业吸引其他地区企

业来西部设立分部，通过税收优惠与用地支持，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创造就近就业机会。同时

建立人才双向流动通道，其他地区企业向西部输出管理经验与订单资源，西部为其他地区输送

劳动力，形成优势互补循环。

五、  结　语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区域差异化态势，东部地区以技术优势率先实现数

字经济创新驱动发展，而西部地区则以产业承接为主要方式，逐步发展到开始依托技术进行数

字产业转型。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来源于发展的距离、区位、要素等客观条件，同时在发展

中西部又面临一系列挑战，必须引起重视，并加以应对。数字经济的出现给全世界都带来深刻

改变，其发展程度关系到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否掌握发展主动权。西部地区应紧紧抓住数字技术

变革机遇，在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下，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从而实现西部地区跨越式发展，开创

西部经济发展新局面，构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The Value, Current Challenges, and Paths for Promoting
Dig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Western China: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Yang Xiaoyong,  Liu Qun
( School of Marxism,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

Summary: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historic  opportunities  of  global  informatization  and

digitization,  China has accurately grasped the stage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ained  insight  into  the  trends  and  law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s  a  result,  the  development

momentum of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increased,  new breakthroughs have been made in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its  integration  with  the  real  economy  has  deepened.  Meanwhil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network upgrading, and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are accelerating, the data

industry is gradually expanding, and a national integrated data market is rapidly being constructed.

These  have  enabled  the  digital  economy  to  achieve  leapfrog  development,  with  its  scale  firmly

ranking second in the world.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considerable gap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mong  regions  in  China,  which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western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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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ed  on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this  paper

take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8 to 2023 as research objects to explore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s of supply chain finance on corporate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enterprises engaging in supply chain finance can enhance their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The

mechanism  lies  in  the  fact  that  supply  chain  finance  strengthens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by

boosting  the  du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enterprises  and  alleviating  the  maturity  mismatch

between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Treat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analyst coverage as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abling mechanisms respectively, both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positive impact

of  supply  chain  finance  on  corporate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Further  research  reveals  that  for

enterprises with larger scale, having lower supply chain concentration, and located in regions with

a  higher  level  of  financial  market  development  and  a  better  business  environment,  supply  chain

finance  exerts  a  more  pronounced  enhancement  effect  on  their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This

paper  provides  important  references  for  the  nation  to  refine  policies  regarding  financial  services

supporting the real economy.

Key words: supply chain finance; corporate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alyst coverage

（责任编辑：倪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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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ern regions, as a key area of strategic significance in China, inevitably need to take advantage

of  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innovation  to  vigorously  develop  the  digital  economy,  so  as  to

achieve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progress.  Thus,  it  is  essential  to clarify  that  western regions

not only share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in other regions, but

also  contains  the  uniqu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western  regions.  The

digital economy brings new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industrial momentum, and job opportuniti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regions,  providing new growth points  for  the western economy.

However,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igital economy in the west and that in the

east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scale, location, and contributing factors. Moreov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led  to  challenges  such  as  industrial  differentiation,  administrative

barriers,  investment  risks,  and uneven distribution,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in

the west to grow. In response, western regions should promote leapfrog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by deepening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facilitating  resource  mobility,  regulating  capital

investment,  and optimizing distribution policies,  so  as  to  narrow regional  development  gaps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economy.

Key words: western regions; digital econom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倪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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